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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视剧《繁花》，社交平台有个话题“×天
前和×天后看繁花”，意指随剧情而变的观剧心
理。数千万阅读量的话题下，热门第一条对唐嫣
不吝赞美。“刮目相看”“王家卫用对了唐嫣”“人生
角色”等评价一时占据主流。

时间倒回《繁花》开播前，王家卫还在对画面
精雕细琢，几乎没有演员看过全片。导演的一贯
神秘、情节的隐而不宣，让大家在路演时都不敢轻
易剧透细节。大众观望，主创也在等待，等这部拍
摄了三年的电视剧在播出后“响”还是“不响”。

本报专访唐嫣那天，她正处于这段等待期，等
“汪小姐”为大众认识，等《繁花》被观众认可，也等
待更多人给演员唐嫣的最新判词。对一些问题，
她表示“时候未到”，但有三件事是彼时便确凿无
疑的：她说“美”是多维的、多向的；她说《繁花》于
目前的自己是无可取代的；她说“汪小姐”这个角
色有一部分留在了唐嫣身体里。

《繁花》播到现在，至少“汪明珠”的名字在许
多人心里“碰碰响”了，不只是因为这个看来娇俏
俏的姑娘在暴风雨里高喊“我要做自己的码头”，
也不见得是为她自立门户后开出第一单而折服。

“汪小姐”能撬动人心的魅力，很多时候在乎一种
“明天感”，是在丛林法则里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
的明媚敞亮；是在穿透了鎏金色调和浓烈光影后，
人们在唐嫣的“汪小姐”身上看到了一个上海姑娘
能拥有多么阔达的精神世界。

从未见过的自己

剧组第一次官宣阵容时，外界不无愕然。“汪
小姐”，一个在原著里命途坎坷又带着“人情复杂、
万事纠葛”肉感的角色，到了电视剧该怎样呈现，
是照样凌厉还是温柔善待，没人猜得到王家卫的
底牌。

问题到了唐嫣这儿，演员答得辩证，“她让人
心疼又让人欣赏”。心疼她依然风吹雨打、起起落
落，欣赏她“有韧劲、有冲劲、有担当、至真至情、拿
得起放得下、敢打敢拼……有很完整的人物成长
线、丰满的表现维度，几个标签不足以形容”。一
时怜惜给角色，“善待”则是角色与演员共享的。
尤其，王家卫爆改后的“汪小姐”，打开了唐嫣从未
见过的自己。

1988年，“汪小姐”的青葱岁月，姑娘上外毕业
后，顶替父亲进了外贸大楼，生命和日常的基调都
有些高亢。“戴尼龙袖套和半截的绒线手套，啤酒
瓶样厚底近视眼镜后面，一点青涩、几分较真、风
风火火，都是妈妈那辈人年轻时的样子。”拍摄间
隙，唐嫣给家里打视频，手机那头的妈妈脱口而
出，“灵，登样”，两个沪语用词都是漂亮的变体说
法。“真的很美。”唐嫣说，萌新的“碰哭精”、众星捧
月的“汪小姐”、暴风雨里成长的“虹口小汪”、自立
门户的“汪明珠”，“一个造型有一个造型的美感”。

毋庸置疑，美，对于女演员而言是天赋。因为
形象优越，还在中戏上学时，唐嫣就被张艺谋选中

为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北京 8 分钟”的“奥运宝
贝”。但也无法否认，美或者说表面的颜值这桩
事，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是让很多女演员态
度微妙的“资产”。

《繁花》剧组的邀约递来，唐嫣并不讳言那是
难以置信的。更让她惊讶的事发生在与王家卫的
初次见面，“聊天中，导演一直让我别给自己太大
压力，许多话让我感觉他已经非常了解我了”。现
在回想起来，那天也像是契机、一个让演员唐嫣自
我审视的契机，王家卫导演为什么找到她、他看到
了她哪些特质……她把寻找的答案放到“汪小姐”
身上，最终，长波浪、高跟鞋、外滩 27 号的金花是
她，头发蓬乱、工服灰暗、暴风雨下的狂花也是她。

演员本人说，妆造只是角色内心的外化，“小
汪身上有野蛮生长的活力，像‘打不死的小强’，那
种朴素的生命力是一个女生不同阶段的美，我全
盘接受”。

恩师王家卫

上世纪90年代初，唐嫣还是个小姑娘。彼时
的她观察家乡的视角，肯定和成年人汪小姐有所
区别。饶是如此，唐嫣很笃定：“《繁花》里的一幕
幕似曾相识，代入感太强了。”

有些亲切感由“硬件”营造。第一次走进片场
搭建的进贤路，唐嫣为眼前的“神还原”兴奋不
已。弄堂、烟纸店、自行车、路牌，先映入眼帘，随
后移步换景，几乎步步有惊喜。棒头糖、“老坦
克”、缝纫机、热水瓶、磕掉了边缘搪瓷的痰盂罐
……细节太多了，演员们刚进片场，看到这个东西
也有，那个东西居然也有，惊呼声此起彼伏。剧组
也请来当年外滩27号上班的初代白领们给演员讲
课，城市的记忆与个体人生温柔重合，“开机时自
然而然就入戏、入情了”。

许多观众达成了共识：《繁花》就要看沪语
版。一则沪语是片场用语，声场的远近、轻重乃至
气流都是与表演一脉相承的；二来沪语作为母语，
揭开了演员们本能式反应、潜意识表演。唐嫣承
认，家乡话是迅速进入角色内心的秘钥，“看着剧
本，就会自动切换成上海话，从未有过”。沪语不
仅带来亲切感，许多文字下的潜台词也跟随上海
话独有的表达平添意蕴。演员形容台词为“千层
蛋糕”，写来与普通话一样，但在气息和顿挫的发
音背后，“方言的习惯带着心照不宣的暗号”，让演
员和角色卷起岁月乡愁的记忆，化在烟火气里等
待观众前来相认。

但方言并不只是“解除封印”“降低难度”的，
尤其对唐嫣。上海话本就语速轻快、雀跃，“汪小
姐”快人快语，情绪一上来，台词几乎没有气口。
后期重配普通话版本时，同组演员替“汪小姐”暗
暗叫苦，唐嫣深呼吸，“唯一办法，就是在话筒前投
入地、全身心地再演一遍，用普通话再感受一遍汪
小姐”。

在唐嫣眼里，自己“卷”自己，是《繁花》剧组的

常态。她将王家卫视作“恩师”，“导演会根据我们
在镜头前的表现不断深挖，听他讲戏常会有醍醐
灌顶的感觉”。有这样亦师亦友、善于挖掘演员潜
能的导演在，拍戏便是大家最享受的事，收工反而
成了让人黯然的一刻。“每天收工，很多人舍不得
离开，怎么就结束了呢，都意犹未尽。”于是，有了
吴越主动拖堂、被导演抓包后顺便补拍的幕后花
絮，成就的却是“小汪”含泪收下师父邮票集，为岁
月珍贵情深意长掬一把泪的动情场面。

生命的痕迹

《繁花》整整拍了三年，“杀青多”是网友的玩
笑辞令，但摆在演员面前的难题很现实：怎样接
戏？妆造和道具的衔接交给剧组工作人员，人物
状态怎样保持一致考验着演员。外型上看，不能
胖、不能瘦，就连多几条皱纹都会被高清的镜头捕
捉；更要紧的在眼神、在心境。

生命会在岁月里留痕，可对一部剧的同一个
角色，演员需要“无痕”，藏起自己在真实岁月里的
痕迹，抹掉其他剧组角色带来的痕迹。“我可能没
有这样的难题。”唐嫣说，“因为过去三年里，我全
身心投入，我的情绪事实上是被汪小姐牵着走
的。难过着她的难过，欣喜着她的欣喜。”此话听
来轻松，可稍稍咂摸，很容易分辨个中五味杂陈。
都说女演员“花期”宝贵，三年只接一部戏，三年只
跟一个角色死磕，时间的洪流会带来也会带走许
多人和事。唐嫣不说选择，只谈值得。

王家卫导演是恩师，外界只道他把唐嫣带到
了作为演员的新境界，但演员本人说：“他给我上
的最重要一课不单单是表演，而是人生。演戏是
演另一个人的人生，在剧组与王导聊天时，常常好
像走进了人生课堂。”她把对手戏演员看成“高
山”，是自己戏里戏外的贵人。饰演金花科长的吴
越、饰演范总的董勇都是演技精湛的前辈，“跟他
们对戏，压力不小”；虹口码头的工头范志毅从足
球跨界来客串一把，“他的表演状态很自由，而越
自由越厉害，一样是挑战”。故事里，师父、范总、
工头都是角色的贵人和革命战友，“戏里，他们帮
我从‘汪小姐’蜕变成真正的汪明珠；戏外，他们帮
到我唐嫣，让我知道，对手戏演员强，我也可以遇
强则强”。

还有些痕迹潜移默化着留在了生活里，变成
唐嫣的一部分。“‘小汪’行动力强，生命力饱满，一
言一语都像是上了倍速的。”忽然一天，唐嫣在家
发现自己的动作变快了，以往洗漱、吹头的时间几
乎压缩了一倍。“过去的三年，我全都是汪小姐，
身、心、灵结合一体，我不认为自己是唐嫣了。”

汪明珠的故事还在继续，演员唐嫣也是。
1983 年生于上海，唐嫣在《繁花》开播时 40 岁了。

“《繁花》让我更热爱表演。”三年打磨，愿她像“汪
小姐”那样，跳脱纠结的混沌、穿越繁花迷人眼，在
演员这条路上真正抵达“不惑”。

据文汇报

我过去的三年，都是“汪小姐”
唐嫣：


